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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老院子里住着一个吕剧演
员，伊三十八九岁，披肩的大波浪，一张圆
脸，一对梨涡，穿着紧身毛衣，胸前峰峦抢
眼。吕剧演员熟谙相处之道，什么人什么
话，她说辞一套一套的，中间穿插着自嘲与
互黑，毫无违和感。同女人聊天，她用老裁
缝、烫头师傅打开话题，还会把自己身上的
港台货脱下来，喜欢就拿去，到裁缝铺做样
子，她说。同男人聊天就更简单了，她的爽
快和漂亮好像没有哪个不喜欢。

老院子地角绝佳，出门就是海。夏天，
吕剧演员带头摆摊儿，卖起了酸梅汤，这个
举动直接唤醒了人们的经商潜质。吕剧演员
说，外地来避暑的越来越多，整条街却连个
像样的小卖部都没有。卖酸梅汤也是方便游
客，卖好了，还能赚条裙子赚顿肉钱。我们

团已经有好几个下海的了，做生意不丢人，
国家不是号召咱们奔小康嘛。吕剧演员总能
自圆其说，且说来耐听，节奏生动。

一张折叠饭桌，三个小板凳，两口大号
饮水桶，数只沸水煮过的汽水瓶，无需额外
投资，生活用品搬到马路牙子上，支起来就
是买卖。吕剧演员的周日变得格外忙碌。凌
晨四五点钟起床，开始在走廊尽头熬制酸梅
汤。乌梅、甘草、陈皮、山楂，武火烧开，
文火慢熬，30分钟后，放入老冰糖。再煮10
分钟。凉透，沉淀，倒进饮水桶。八点准时
出摊儿，一直忙到天擦黑。

冷库经理是票友，负责特供冰块。那些
冰块用洗衣盆盛着，饮水桶坐在里面，名曰

“冰镇酸梅汤”。逢天气暴热，买卖好到不够
卖，到了中午吕剧演员会再熬上一锅，走廊

里总是弥漫着诱人的酸甜味道。她乐于分享
酸梅汤的做法，其实也没多少花头，所以，
倒不如说她分享的是一种状态，一种活法。
在吕剧演员的带动下，至少有两家摆起了
摊。其中一个叫帆子，老青年是也，右腿微
跛，走起路来忽高忽低，重活儿干不了，读
书也难上道，就业无门，常年补差打零工，
摆摊儿之后尝到了甜头，自此视为人生主
业。除了酸梅汤，帆子还卖8分钱一碗的凉
粉，这种半岛传统吃食，样貌晶莹剔透，入
口清爽，如情人的吻盈满口腔，外地游客来
此必要尝鲜，壮汉连吃三碗，呼呼吞下肚，
仍意犹未尽。

海凉粉的原材叫石花菜，赭色藻类，浮荡
在落潮后的石礁水系里，俯首皆是。捡回来，
去泥沙，淘洗数遍，加几滴白醋，熬煮至完全
融化，一碗碗盛好，冷却后自然凝结成冻，倒
入清水盆里浸泡保存之，吃时捞出，揽上几
刀，加蒜泥、香菜末、咸菜末、醋和香油，即开
胃又吊鲜，暑气大消莫过如此。

吕剧演员跟帆子说，你没有单位方面的顾
忌，铆足了劲儿干下去，不愁干不成大买卖，
到时保你娶个漂亮老婆回家。帆子嘿嘿笑着
当了真。闯荡多年终成餐饮界高手，半个老
城都有他的门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摆摊儿
阿 占

阿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
级。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小说与散文作品发
表、转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
《新华文摘》《芒种》《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
百花文学奖、泰山文学奖等奖项。

阿占专栏 词与物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安庆无疑是一个重要
的战略据点，从1853年石达开“安庆易制”到
1861年“安庆保卫战”失败，太平军在安庆维
持了长达9年的统治。太平天国与清廷共存十
几年，二者长期处于拉锯战过程中，对于一些
区域的控制也是你来我往，这些地方的老百姓
要面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势，在夹缝中
维持生产生活。当时的安徽省桐城县就是这样
一个地方，战争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士
民在拉锯战中惶恐偷生，如民间签订田地买卖

契约在使用咸丰年号的同时，还要写一份太平
天国纪年副本备用。据同治 《桐城县志》 记
载，桐城人口在咸丰元年有301万，到同治元
年不足31万，也就是说经过战乱，本地人口仅
十存其一。当然同治之前的桐城人口统计存在
严重虚报的可能，但就算取其三分之一的话，
战后的人口总数也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战争
造成的创伤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安庆无疑是一个绕
不过的地区，但遗憾的是，不论是学术界，还

是本地各方，对此的研究力度和关注程度都显
严重不足。我在搜集安庆地方文献时发现一个
特殊现象，就是安庆地区留下了较多使用太平
天国纪年的民间契约文书，而在徽州地区和浙
江省、江苏省等其他太平军势力范围则极少见
到这类民契，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问题，为此我已经撰写了几篇论文作了初步探
讨，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文献的挖掘整理、遗迹的实体保护，对于
历史研究和文化提升无疑是有益的基础性工
作。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近年点校出版了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40册，收录资料2000余
种，不可谓不宏富了，但仍有诸多遗珠未被采
撷，方江的《家园记》就是这样一份珍贵的民
间文献。章宪法先生将之校注出版，无疑对于
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都是有所
裨益的。章先生在书稿完成之后，即索序于
我，我自荣幸之至，便不揣谫陋，略述卮言，
忝以为序。

《〈家园记〉校注》序
张全海

书心书影

轻扣夏日的门扉，不多时，小满应声启户。
面色红润，绿衫一袭。小满小满，唤一声口

角温柔，喊一句心头微颤。好一个小，好一个
满。小满是五月的初嫁娘啊，娇娇怯怯，体态微
丰，眼角眉梢都含羞带笑，怎一个“怜”字了得。

她敞开的园中，月季红，木香清，含笑羞，
鸢尾摇曳，紫藤披拂，芍药颜更欢。百花簇拥中
的小满，并无半分骄矜之色，她颜清如水，浅笑
迎人，眸光热切又不失温和，亲切得恍若邻家少
妇。面对她，你尽可坦露最真实的自我，而不会
心慌神乱以致热汗涔涔。

这样的女子，谁人不喜？你看，小满纵无
语，万物已有信。山开始朗润，水渐渐涨起，作
物悄悄灌浆，茎穗日益饱满，“物至于此而小得盈
满”。这满是嫩的，是待成熟的，是依然充满期待
的，是好奇的。有那么一点自信，又有那么一点
自疑，可她又终究是扬着脸，青春勃发。目光炯
炯的小满早就清楚地看到，“芒种”正昂然立于正
前方。芒种，亦是忙种。得继续耕耘呀！否则，
哪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又岂得幸福暖风阵阵吹？
聪慧的小满，早早听清了芒种无声的提醒。故
而，她既不裹足不前，又格外清醒自知。

雨水丰盈了山川，大地树满了绿旗，古老的
荼遍布溪头田角，它是小满种给自己的茶。小满
也不忘在土壤里播撒下另一些清新的种子，让
它们长出苦苦的野菜。苦菜与苦茶一样，入口
微苦，却有别样风味，都能安心益气，最适宜
热毒攻心躁动不安之人。已是初夏小满时，须
吃苦，须警醒，须压住那偶尔泛上心头的小得
意。靡草死，麦梢黄，蚕茧成，车神到；夜莺啼
绿柳，皓月醒长空；梅子金黄杏子肥，蜻蜓翩翩
蝴蝶飞……小满当政，山川风物齐齐听令，个个
以认真谨严之态，井然有序地奔赴自己生命的旅
途，疑虑不曾有，深情藏于心。纵然这一程秋水
长天，终点并无“大满”，他们亦是风雨兼程，一
路奔波一路歌。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们早已
读懂了小满的意蕴。

小满，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是酒饮微醺心尚
明。她有小小的浅浅的满，更有些许的不足与长
长的留白，将满未满，空着边角，留与芒种题
写、充盈。她懂得，尽管真正的圆满或许没有，
但只有不断地努力，不懈地奋斗，才有可能获得
更多的幸福。

喜欢小满。大地肃穆庄严，盛大的祭祀正在
布置。感恩宇宙的秩序，感恩阳光，感恩雨水，
感恩所有的奔赴和接纳。感恩挫折，感恩苦难，
小满热泪盈眶。她充满喜悦与新生，充满希望与
期待，那蓬勃的激情可唤醒一切惰懒，那明媚的
绿荫能荡尽所有心尘。她谦逊而克制，最具中国
传统文化的含蓄之美。那是真正的美，是生命之
美的最高境界。

不满不溢，低头是春，抬头，辽阔而丰美。
与小满携手，人生似长河奔腾，浪花不断；又似
沉香静默，余韵悠长。

小 满
查晶芳

王安石，江西抚州人，二十岁中进士，
三十一岁任舒州通判，至和元年 （1054）
任期满，离开舒州，赴阙（入朝，见皇帝）。

通判是个什么官？唐宋时期，节度使是
地方军政长官（封疆大吏），为了削弱节度使
的权力，设立的州刺史可直接向朝廷奏报和
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为防止知州职
权过大，更为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
又设立了通判一职。

王安石在舒州任职期间，勤政爱民，政
绩斐然。他的《临川集》中有关舒州的诗作
达37首之多，可见其在舒州的一些足迹。

他自州治前往太湖，过山谷寺与其弟王
安国、道人文铣拥火夜游石牛洞，观李习之
石刻，传为佳话；留下两首六言诗“水泠泠
而北出…”“水无心而宛转…”，传颂千古。

他多次考察山谷寺、九井河，邀同僚或
携家人游东园名胜 （真源宫）；拜谒何氏故
宅，敬佩何氏三兄弟之高风亮节；研读僧璨
《信心铭》，称赞三祖以平等之心观察万事万
物的思想。

他到距离县城三十里朱家冲天明山石陂
寺发粟济贫，带领众人肩挑背驮，爬山过
水，直到三更天才到达庙内。

他的大哥王安仁逝世，二妹以葬亲之事
从江宁回抚州，路过舒州，他到离城三十里
外接应，小憩独山馆，借宿木榴寺，冒大雪
过长安岭，方抵府治。

他因公务缠身，无暇欣赏身边的名山，
直到第二年才实地考察皖山，吟出《望皖山

马上作》，赞美它的雄奇秀丽：“放马倚长
崖，烟云争吐没。”描写它的狰狞险峻：“跃
踊狼虎群，蜿蜒蛇虺窟。”更为它的沉沦而深
感惋惜，期待早早开发：“谁将除茀途，万里
游人出。”

他临别舒州写下《别潜皖二山》，对皖山深
表歉意：“攒峰列岫应讥我，饱食穷年报虚礼。”

他也写政治诗，描写官府“鞭租负”，地
主“铢两征”，造成舒州平民“丰年不饱食”

“市有弃饿婴”“十室灾八九”“百室无一盈”
之惨景；他深入舒州民间，体察百姓疾苦，
抨击富人兼并土地现象，诗中多称舒州为

“荒州”“荒城”，表示自己“三年佐荒州”
“小官苟营营”，应该“执其咎”。这为他后来
向神宗上“万言书”，提出变法革新奠定了思
想基础。

他也写托物言志诗，舒州长安岭有块巨
石，于是写下《戏长安岭石》：“横身势欲填
沧海，肯为行人惜马蹄。”借石寄情，志存高
远。并作 《代答》 诗，就长安石“破车伤
马”与“所托虽高”表明自己态度。我想：
此“长安石”，何尝不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离开舒州后，宰相文彦博以他恬
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赵祯举荐，请求朝
廷褒奖王安石以激励官风，但王安石以不想
越级提拔而拒绝了；欧阳修举荐他为谏官，
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而推辞。欧阳修说他需
俸禄养家糊口，仁宗便命他为群牧判官。他
出任常州知州时，仍然主张“发富民之藏以
救贫民”，不忘为官的初衷。

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载：潜峰
阁，乃王荆公通守日读书之地；《宋史》曰：
潜峰阁，在故州治之通判厅，宋王安石为通
判时读书处。王安石离开舒州时，作《别潜
阁》：“一溪清泻百重山，风物能留邴曼容。
后夜肯思幽兴极，月明孤影伴寒松。”其实，
通判厅是个官衙机构，其中有个王安石读书
的地方，叫潜峰阁，说穿了就是文人的书房。

王安石《别潜阁》中没有称“潜峰阁”，
他还作过《怀潜楼读书之乐》，这里潜峰阁、
潜阁、潜楼，皆指他读书的地方。后人将通
判厅、读书处等统称舒王台。所谓台，指平
而高的建筑物，在上面可远望。

宋理学家程颐、朱熹曾在潜山留下足

迹；程颐学生、书法家游酢曾知舒州；朱子
传人、朱熹女婿黄榦曾任安庆知府。明嘉靖
年间安庆知府胡缵宗、知县许俨为纪念这四
位大家，便在舒王台旧址建起皖山书院，中
为明诚堂，东西皆为书舍。

舒王台何人所建？明末清初有个桐城诗
人方文，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
家，他在《嵞山集》中曰：“舒王台，王安石
玩月于此，因得名。”并作诗：“兹台千古峙
城东，玩月何私拗相公。借问傅岩亭在否，
逢迎莫是李师中？”拗相公，戏称性格执拗的
王安石。玩月句的意思是此处赏月不应拗相
公一人独占，用来影射王安石变法时不允许
任何人反对他，并借机向李师中发问：为拗
相公筑舒王台、修石牛洞的傅岩亭可是你干
的？作者在讽刺李师中逢迎拍马。李师中是
山东曹县人，举进士，官天章阁待制、河东
都转运史，熙宁四年 （1071） 贬知舒州，在
石牛洞留有石刻。以上诸事究竟是不是李氏
所为，则无史料佐证。

乾隆年间泸州举人、潜山知县李载阳为
此特作《舒台夜月辨》：“舒台在天宁寨，宋
王荆公读书处也。台高，得月最多。旧说：
台上有石，石中吐光如月，后为识宝者窃
去。又一说，郡太守取此石载舟中，光发浪
作，以石投江，浪遂息。二说皆附会也。兹
修邑乘（县志），不可不辨。”

从舒国公、荆国公，一直到舒王，舒州毕
竟是王安石政治生涯的起点，舒州人有理由怀
念这位舒州通判，便筑起舒王台纪念他。

王安石在舒州
朱康宁

望子没用眼睛，凭借淡淡清清的味道，就到
了奎爷家。他一路踢着石头，想着心潮澎湃的大
事。到奎爷家还用什么眼睛，整个高三复习都是
在奎爷家度过的。奎爷跟望子父母说：“要不，就
让望子到我那儿住，我那儿安静。”望子就到奎爷
家复习了。每天，奎爷轻手轻脚拉开门进来，上
指指灯，再指指炉子下边，又四下看看望子的
书，就回自己屋里睡了。奎爷一走，望子就蹲下
身，拿钩子从炉膛下的草灰里扒出几个土豆。土
豆热热的，算是望子的夜宵。其实，望子并不
饿，他只是馋土豆的味道。

望子抬头，奎爷已站在院子。奎爷跟从前不
一样了，他对望子上瞅下瞅，手拉着房门，让望
子先走。

“我说望子，你这可是上北京，你这可是念大
学。”奎爷一进屋就蹲下，拿钩子从炉膛下钩出
草灰，随后滚出来一个灰土豆，轻尘飞扬。奎
爷把土豆从左手扔到右手，在炉盖子上轻轻摔
摔，再吹上几吹，掰成两半。噗的一下子，一
股白气冒出，一股香气冒出，那是蒿子灰的清
香。奎爷递一半给望子，另一半放炕沿上，
说：“这可是上北京，这可是念大学。”指指炕
上的书，“这——全得拿走了？”奎爷看望子吃得
香，吃得眼睛小了，说：“要是用不上的，留下也
中，反正屋子空得很。”

“嗯嗯，”望子让土豆烫得说不成话，“中中，
有的，用不上。”

奎爷乐了，他极少这样乐。说着就上手摸那
些书——他头一回使手碰书。“吃，吃，还有。到
了北京，有吃没吃，就不一定了。”奎爷又钩出一
个土豆，又钩出一个土豆，又钩出一个土豆，总
共地上有四个土豆。

烫土豆在望子左腮挪右腮，望子吃成了黑嘴
巴，他伸手抓炕沿那半个。这时，弟弟风风火火
跑来：“哥，爹喊你！”

“就去就去，喊什么喊。”望子嘴上呜呜着。
“不迟，吃够了。”奎爷也说。
“村长来家了，他要跟你说话。”弟弟说。
奎爷抓住了望子伸向土豆的手：“是村长哩，

麻溜的，快去！”拿手巾擦了望子的黑嘴巴。
“那我去去就来。奎爷。”
然而，望子去了就没有回来，村长嘱咐，娘

嘱咐，爹嘱咐，邻居嘱咐，一一听过，他就得上
车了。

学校吃的是食堂，学生可以选择饭菜。有一
次排队打饭，望子突然想奎爷了。眼前看见一颗
烫手的土豆，从奎爷的右手扔到左手。顿时，他
什么也不想吃了，什么也没有味道，他想家，想
奎爷。

假期终于到了，可以回家了。
家里没什么变化，可奎爷的家却不见了，奎

爷住进了楼房。进了奎爷的新家，望子惊讶了：
自己留下的书，整整齐齐摆在床头，像依高矮排
列的兵。奎爷老了许多，磨磨叨叨：“村里不让烧
蒿子了，这对，埋汰，污染环境。差的是没有烤
土豆给你吃喽。”奎爷到厨房端来个盘子，是电烤
箱烤出来的土豆，咦——奎爷会用这个。望子
吃，奎爷看。望子嘴上不说心里说：差了，没有
蒿子灰的香气。奎爷看了半天，说话了：“不如蒿
子灰里烤的，对吧？”

回学校，同学们上街撸串。望子首先叫：“来
烤土豆！”店里的东西，哪来的蒿子灰味，望子吃
得很不爽。他想到了奎爷的电烤箱土豆——没有
蒿子灰香，那也比这个强。望子又想家了。

想到极致，他趁没人，偷偷撸一把榆树钱
儿，背过身嚼。榆树钱儿，甜甜丝丝，略有家的
味道。望子一个人跑上铁道，看着远远的直直的
铁轨，傻傻站着。他想好了，一到家，就吃奎爷
的电烤箱土豆。

望子铺开被褥，然后蹲下，用钩子从炉子底
下钩出一只土豆，土豆烫着手，他轻轻剥去皮
儿，一次只剥一小块，一边吹，一边剥。然后一
掰，一股热气，带着蒿子灰的清香，袅袅上升。
望子扑上就是一大口，烫得他啊的一声。望子醒
了，是个梦。

望子看一下表：5月23日2点25分。他总觉
得这个时间发生了什么。

终于又到假期。家里人说，奎爷看是不行
了，说不出话。

“什么时的事？”
“就是，就是5月份的事，23号半夜吧。他一

个人在家，摔了一下。”
“啊——”望子跑到奎爷家。已经有几个人围

着奎爷，奎爷招招望子，指指角落。呀——人们
这才发现，那里竟是一只斑斑驳驳的旧铁炉子，
竟然有一堆捋得溜溜顺顺的干透的青蒿子。

“老爷子是糊涂了，住楼房还弄这个。”人人
这样说。

“奎爷没糊涂，谁说奎爷糊涂！奎爷心亮
着。”只有望子这样说。

蒿香袅袅
张 港

人间小景

史海泛舟

小说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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